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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







猶如居合姿勢。



他不但衣衫襤褸，而且目光呆滯，倒像一個小流氓。



他們在白雪輕飄的河頭邊站住良久，直至女忍者使出第一道攻擊，戰鬥才開始。



女的衝著男的，揮出一刀一刀，男的則一步一步的弧形後退，卻刀不出梢。



多輪攻擊不果，女忍者用她嬌滴滴的嗓子道：「你今輪可不要再失敗。只有擊倒你師父我，你才可以提升你的劍藝，成為真正的劍神。」

噢，原來那年輕女子的竟然是男的師父，飲冰室主人聽到覺得有點離奇又有趣，於是更用心留意這回決鬥。



雖然女忍者不斷指責，但是男的卻依然緘默無聲，依然刀不離梢，不斷後退。



突然女忍者飛撲男的腳下，她本身的流線形加上疾衝的動作，猶如麻鷹追捕獵物，快要把男的雙腳斬下。



剎時，那名男子以比她更急速的動作，轉身走到女忍者的後方，用刀梢重擊她的背部。



這時候女忍者發出高尖的忍痛聲，伏在雪地上。



男的順勢把刀梢插在女忍者身下的雪地中，然後用力提起，把女忍者挑到半空中，再以如閃電的速度連環擊拍她的四肢及頭部。



女忍者連番呻吟著，匕首也被拍到雪地上去。



飲冰室主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剛才女忍者的凌厲攻勢已教他拍案叫絕，私下驚歎女子也可以如此武藝了得。



誰知男的突然出招，使出如雷厲風行的動作，跟他剛才從容後退真是大相逕庭。



飲冰室主人心想：「為何在此小邦能夠出現在中土也百年難得一遇的神人呢？」



被挑到半空中的女忍者被連環痛擊，匕首被拍去，面紗也被脫下，露出她櫻唇邊的血絲及臉上忍受劇痛的表情。



連擊過後，男的伸出一腿，一腿踢中女忍者的腹部。



她慘叫一聲，然後整個身體被踢到身後的樹幹上，整棵樹被碰得左搖右擺，彈到樹幹上女忍者再慘叫一聲。



這時候男的拔出他的武士刀，向著看似昏迷的女忍者的頭顱劈下去。飲冰室主人見狀嚇得轉身迴避。



數秒過後，飲冰室主人回頭一看，發現女忍者竟然雙手合掌，接住劈下來的武士刀。



跟著，噹一聲，那武士刀被中斷兩段。



飲冰室主人不禁歎為觀止：「師父果然藝高人膽大，比做徒兒的略勝一籌。」



「徒兒確實進步神速。接著師父會使出必殺技，這回不是你死便是我亡。你能否成為真正的武士得看這一回生死決。」



話畢，女忍者重新披上她的面紗，從腰間抽出一條漁絲來，雙手執緊，然後整個人如煙霧般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

這時候，飲冰室主人看得目瞪口呆，覺得如幻如真。



眼前的只有一名衣衫襤褸，目光呆滯而表情卻凝神貫注的武士，在白雪紛飛的天空下，在空矌無人的雪地上站立著。



飲冰室主人不禁想起唐詩絕句：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」



這幅白的藝術持續了一段時間，男的站立不動，女的卻不知所蹤，飲冰室主人起初看得起興，到現在則有點納悶了。



突然一股尖銳的慘叫聲打破了這個悶局。



「啊！…」



那股慘叫聲原來由男子身後的女忍者所發出，而她的陰道正被男子雙手執緊的斷刀所插中。



「為什麼…你會知道我在你的身後？」



女忍者不斷呻吟著，男的後退腳步並用力把刀子插進她的陰道內。



男子每退後一步，女忍者便慘叫一聲。



如此淒厲的慘叫聲間斷間斷持續，直至男子把女忍者逼到櫻花樹下，砰然一聲，把女忍者壓在樹幹上。



「啊…徒兒你已經昇華了。來吧，了結你的敵人吧。」



這時候已有一滴一滴的血從刀刃邊流出，跟著男子用力把刀柄一轉，把女忍者傷口綻開，女忍者尖叫大喊，血液也隨即湧出。



然後男子把斷刀慢慢抽山，而身後的女忍者勉強注視男子的背影。



隔了一會，她雙膝著地，伏倒在鮮紅的雪地上，而男子則靜止不動，頭也不回。



又過數秒，男子的眼神開始回復動力，表情不再僵硬，漸漸轉為悲哀，接著趕到女忍者身旁，輕輕的抱起她，流著眼淚道：「徒兒不要師父死，徒兒很愛師父的。」



「別哭，武士不會哭的。忍者不像武士，忍者的宿命是被人殺死。與其被敵人殺死，倒不如死在自己心愛的人的手上。師父也很愛徒兒的……徒兒，你可以輕撫師父的身體嗎？」



男子照著她意思，溫柔地撫摸女忍者的全身絲襪，從她的腳底，大腿，乳頭，頸項。



當他撫摸到她的面頰時，發覺她已斷氣了。男子頓然嚎啕大哭，哭成淚人。



當男子心情比較平靜後，他四周找來一枝木柱，一條樹籐和幾塊大石塊。



他整理女忍者的衣著後，把女忍者的屍體紮在木柱上，雙手反綁在身後，雙腿合綁，並在木柱一邊扎上幾塊大石。



然後，他撩起女忍者的面紗，輕輕的親吻了她一下，覆回面紗。



接著，他用其它石塊在冰結了的河面鑿出一大洞來，把女忍者的身體沉到冰結了的河床去了。



最後，男子拾回武士刀的碎片和女忍者的匕首，依依不拾地離開了。



因為天氣寒冷，所以剛鑿穿的河面又變回平滑的河面，樹旁的血跡也被白雪覆蓋了。



一切又回復決鬥當初。



飲冰室主人看著男子的背影，喃喃自語：「吾大國敗於彼小邦，蓋師道也。」

















《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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